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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快抵达阆中古城时，在一个向右
转的地方，无意间看见了窗外的景色，那
是一个触动心魄的地方。

我要感谢这个右转弯，也要感谢自
己那一瞬间的侧目，否则可就错过了与
这个城市一处震撼灵魂的地方的交集，
也会失去一次灵魂的洗礼。那一瞥中，
我看见了：红军烈士纪念园。

傍晚时我们去了，才知那条街叫张
宪街，烈士纪念园就在那条街上。虽然
去了，但心愿未了，带着遗憾离开，因为
纪念园下午5点已闭园。隔着围墙往里
望，园内阒然无声，只有归巢的鸟雀，偶
尔发出一两声短啼，渐起的暮色里，有群
雕矗立，有石梯齐整如仪向上延伸……

身临园门，栅栏相阻，只能望而止
步，心有不甘，问询纪念园旁侧的小卖
店，得知纪念园每天是上午9点开园，下
午5点闭园，周一闭园。庆幸今天不是
星期天，我明天还有机会前来拜谒。

回到阆中古城县学坝的民宿住下，
赶紧调整第二天的游览行程，把要去拜
谒红军烈士纪念园放在第一位。

第二天上午，我如期拜谒了红军烈
士纪念园。踏进园门，空气是新鲜的，凉
沁沁的，带着草木与露水的清新，空旷的
广场上，我的脚步落在水泥地上，竟有清
冷的回音，我轻声地说：“先辈们，我看你
们来了。”

我走向纪念园广场东侧，这里有一
面《红军在阆中》的大型浮雕墙，再现了
阆中人民迎接红军、参加红军、支援红
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平分土地、建设苏
区和红军转战阆中、强渡嘉陵江、长征出
发等场面。

阳光斜斜地打在上面，将那些凸凹
的史迹照得清晰毕现。那不是冰冷的浮
雕，倒像是一幅刚刚被历史自身的温度
熨烫过、尚未干透的巨型版画。我看清

了：迎接红军的热切手臂，分得土地时的
粲然笑容，苏维埃牌匾下聚集的人群
……那些脸庞是模糊的，又是无比清晰
的，那是一种集体的、沸腾的容颜。我的
手指轻轻地拂过墙面，仿佛触到90多年前
那个春天粗糙而火热的质地。然而，浮雕
的末端，画面流动起来，转向了渡江，转向
了别离。那动态的线条里，透出了红军将
士奔赴新征程的坚毅和豪迈气概。

当我的目光，落到了广场中央那座
“强渡嘉陵江”的主题雕塑上时，我站定了，
屏住了呼吸。方才在浮雕墙上还是线条与
构图的故事，在这里，骤然凝铸成了血肉与
魂魄的迸发！这不是一座雕塑，这是一股
由人体、呐喊、钢铁与浪花汇聚而成的奔腾
激流！你几乎看不到一张完整的、安详的
脸，所有的形体都在剧烈的运动与对抗中
亢奋着。有战士高举步枪，跃出船舷，身体
拉成了一张满弓；有司号员昂头吹响冲锋
的号角，激励将士陷阵冲杀；有指挥员挥臂
向前，有战士举枪射击，有战士奋力投弹，
群像英姿，历历在眼。嘉陵江水在这里被
抽象成翻卷的刀锋一般的巨石，托举着、撞
击着一群不屈的魂灵。

我绕着它，缓缓地走，从每一个角度
仰望。阳光移动，在雕塑的棱角处切下
分明的光亮，这不仅是视觉的震撼，更是
一种声音的轰鸣；是船头的咆哮，是桨橹
的断裂，是子弹的尖啸，是浊浪的怒吼，
是喉咙里发出的战号，齐齐凝固在了这
一瞬间。这石头的沉默，比任何喧嚣都
更震耳欲聋。我忽然明白了昨日那一瞥
为何如此触动我的心灵，这哪里是一
座纪念的雕塑？这分明是一阕石
质的、不朽的《怒吼吧，黄
河》！它被安放在黄花山之
下，古城之侧，不是为了被
观赏，而是为了时时发出
这沉默的、却足以惊醒

所有温柔梦乡的惊雷。
带着这副被“雷声”震彻的耳目，我

走向那通向黄花山的石梯。梯级很宽，
两侧树木青翠，梯级的中央，自下而上，
镌刻着“烈士纪念园”和“一旗五徽”：中
国工农红军军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中国共产党党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和中国少年先
锋队队徽。“一旗五徽”的排列顺序寓意
革命之火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石梯有
223级，具有特殊的红色寓意，被誉为

“革命之梯”。前两个“2”表示当年有2.2
万阆中儿女参加了红军，“3”象征中国工
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1933年至1935年
在阆中战斗和生活了三个年头。拾级向
上，每一步都踏着烈士的足迹，每一步都
合着心律的跳动。

山顶是开阔的。一座纪念碑，形如
熊熊的火炬，指向青天。它后面，是一面
刻满名字的《功勋墙》。

墙很长很高，花岗岩的质地，上面密
密麻麻，整饬又沉默地刻满了名字。我
走近，再走近，直到我的影子也轻轻地投
在了那些名字之上。阳光很好，将每一
个凹刻的笔画都照得清晰无比：“蔡文
明，七里乡。李时宝，龙坪乡。刘太平，
方山乡。……”一个名字，接着一个名
字；一个乡镇，接着一个乡镇。它们不再

是我在历史书里看惯的、被总和成一个
庞大数字的“牺牲”，他们是7468个“曾
经在这片土地上走过、呼吸过、笑过的

‘人’”。他们的名字多半很朴素，带着这
片土地特有的泥土气息与俗世期盼。他
们曾经是田埂上甩着鞭子的少年，是灶
台边哼着山歌的姑娘，是父亲，是儿子，
是某个屋檐下最平凡的牵挂。然后，在
一个历史的湍流里，他们做出了同一个
选择，把自己的名字，永远地定格在了这
一面红色的石墙上。

阆中是川陕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红四方面军长征重要出发地之一。
1933年至1935年，红四方面军在阆中
转战三年，两万多名阆中优秀儿女参
加了红军，在册牺牲的烈士近 8000
名，共诞生了9位将军和80多位省军
级干部。看着这组数据，我想起在阆
中古城川北道贡院里看到的另一组数
据，阆中在历史上出过116名进士，其
中4名状元，17名武进士，是名副其实
的状元之乡。

阆中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也是一座
人才辈出的城市。我来了，穿行在阆中
古城73条古老街巷和历史文化遗址里，
拜谒了红军纪念园，感受到了阆中悠久
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让人热血
沸腾的红色基因。

采得春芽煮清欢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平念

清明前的风，褪去了料峭的寒，裹着
山间草木的清甜，漫过层层叠叠万盛大黑
山的野茶坡。趁春光正好，趁风过山林，
我迫不及待与野茶坡来一次亲密接触，赴
一场与春的约会。采春茶、焙新茗，锁得
满口鲜爽，也锁住这一季的明媚。

我喜清茶，因为清茶不附庸风雅，独
守那份清简与心安。清茶不似烈酒浓烈，
不以甜饮腻口称王，只以纯粹本真待人。

茶山常伴云雾，空气清润无尘，置身
其间，方知苏轼所言“人间有味是清欢”
的内涵。

无人管理的野茶，无农药化肥添加，
仅吸天地之灵气，无异于成为我朝思暮
想的自然清味，人间至香。

野茶坡，是当年茶农留下的“宝贵遗
产”。这样的“茶遗产”在家乡万盛比比
皆是。茶农在山下城里买房居住，少有
上山打理，任由茶树与野草比肩，与山野
共绿，久而久之，逐渐被人遗忘，成为名
副其实的“野茶”，而我却年年惦记着那
一片绿色野茶的馨香。

野茶坡的茶树大都生长在陡峭山坡
上，那些与杂草混长的茶树，经过一冬的

蛰伏，枝丫上早已冒出密密匝匝的新
芽，嫩黄的芽头裹着翠绿的叶

瓣，像初生的婴儿，怯
生生地探着头，

迎着微凉的风，轻轻颤动。我知道，这便
是人们口中叨叨的明前茶，芽叶细嫩，滋
味鲜醇，是春日里最金贵的馈赠。

我常去的地方是一个叫安泰农庄旁
的野茶坡，这里峰峦叠翠，云气升腾，浓
雾缭绕，空气湿润，负氧充盈，野茶坡若
隐若现。云雾终日浸润茶芽，造就了得
天独厚的灵秀环境。

薅开浓密杂草，如繁星点点的嫩芽
怦然在眼前炸开，指尖触到茶芽那一刻，
才真切懂得，春茶的鲜，从来不是枝头凭
空而来，是茶芽沾了雨露，经了日光，再
被一芽一叶采下，一揉一捻制成，每一
步，都是人与春的相逢，与茶的相守。

寻一片向阳的茶坡停下，我俯身凑
近茶树，指尖轻轻掐掉一针针那些饱满
的芽尖。

采茶是个细活，讲究采芽不采叶、采
嫩不采老，不能用指甲掐，更不能硬扯，
得用拇指和食指的指腹，轻轻捏住芽头
与第一片嫩叶的连接处，微微一折，芽叶
便完整地落入手心。当年我初采时动作
生疏，指尖总是拿捏不好力度，要么掐破
了芽叶，渗出淡淡的茶汁，染绿指尖；要
么扯断了茶枝，留下突兀的断痕，留下诸
多遗憾。

阳光渐渐穿透山雾，洒在茶树上，给
嫩绿的芽叶镀上一层柔光。我专注盯着
枝头，指尖慢慢稔熟，一折，一放，一芽
一叶，稳稳落入篓筐。每采下一小

把，便将茶芽轻轻放在篓底，不
让它们相互挤压，破

坏了鲜嫩的形态。茶芽带着微凉的湿
气，触在掌心，软乎乎的，鼻尖萦绕着淡
淡的清苦香气，那是春日最纯粹的味道，
不浓不烈，却沁人心脾。

不知不觉，简易茶篓渐渐被嫩绿填
满，有四五斤鲜叶。我不求多，指望成茶
一斤心足也。

趁在兴头上，我赶紧回
家，把鲜茶在阳台摊开，
让春日暖阳敛敛水
汽。等两三个钟，
鲜叶变软，手感
绵软，失去了
初采时的硬
挺，摊青便算
完成。

铁锅烧
热，小火慢
炒 ，手 掌 轻
压、翻抖，有
被 烫 得 直 甩
手，还得不停在
锅中揉搓。因为
一旦懈怠或者心急，
锅温一高，嫩芽便被烘出
焦糊味，清甜散尽，只剩焦苦萦
绕，茶汤也变得暗沉发闷，像把一捧春光
炒成了烟火余烬。

最后一步，便是烘干。我将揉捻好
的茶叶，均匀地摊在筛篮上，放

在铁锅上慢慢烘
烤，锅底垫

一高

脚不锈钢垫，使其锅底与茶隔开距离。
火不能太旺，要以文火慢烘，让茶叶中的
水分慢慢蒸发，让茶香彻底凝聚。我守
在锅旁，不时翻动茶叶，看着茶叶从湿润
变得干燥，颜色愈发沉稳，香气从清淡变
得醇厚，那股独属于春茶的豆香，一点点
飘出来，绕在鼻尖，让人沉醉。烘干的时

间最是熬人，需时刻留意茶叶的状
态，若是烘得太过，茶叶易碎，香

气散失；烘得不够，茶叶受
潮，不易保存。

当沸水冲开新茗那
一刻，茶香清淡悠远，
入口微苦，回甘绵长，
恰好如人生滋味，淡
而有味，静而有韵。

亲手做的春茶，
藏着阳光、清风与心
意，喝来格外安心。
看着指尖被茶汁浸得
微微发绿，才知一杯清

茶的来之不易。
人们说，春茶采摘，贵在及

时，芽叶稍一长老，便失了鲜
爽，这春日的时光，一分一秒都耽

误不得。原来采茶，采的不仅是茶芽，
更是赶春的心意，是对自然时序的敬畏。

春茶，采的是山间春色；制春茶，制
的是一缕烟岚；品春茶，品的是岁月清
欢。一杯清茶入喉，春日的温柔与美好，
便尽数留在了心底。

采得一次春茶，接下来一年的日子
里，当端起泡有我亲自采制的春茶时，我
便时常会想起山间的晨雾，枝头的嫩芽，
口中的茶香，想起时常与春相伴，与茶相
守的日子，便有享受不尽的人生清欢。

一座城市的厚重底蕴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罗光毅

新鲜的茶青


